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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画 胡文光

张
涛

微小说

海鲜包四焖

焖字，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为：“紧盖锅盖，用微火把食物
煮熟或炖熟：焖饭，油焖笋，焖一锅
肉。”在民间，这个焖，并不全用微
火，开始时，一定是急火，锅上冒起
蒸气，才改用微火。而且，焖也非
是煮或炖，焖是指炒菜抑或炖菜八
九分熟时，始用小火，使菜肴进一
步入味。可见，字典有时也不可全
信。还有，紧盖锅盖之说，也不严
谨，锅盖还有松盖的吗？准确的说
法，应当是盖上锅盖。

这里说的焖，是蒸的同义词，
只是习惯上称焖。

在乡间，有焖茄子包、焖辣椒
包、焖土豆包，还有焖佛手包。所
谓的包，是填充馅料的意思。如茄
子包，以刀将茄子切出三五片书页
状，之所以称书页状，是指每一刀
都不能完全切到底，让茄子下皮相
连，然后在茄片的夹缝里塞入馅
料。做土豆包的土豆，最好选大一
些的，如拳头大小，切法和茄子同，
塞馅也同茄子包。辣椒呢，不需切
了，而是以刀旋下辣椒蒂把，取出
里面的辣椒籽，使辣椒变成一个空
壳，再朝壳里塞馅。佛手，用的是
白菜，最好是白菜心，一片片掰下，
用沸水焯至微软，放到菜板上，在
菜叶和梗白相交处，竖切四刀，菜
分五叉，卷上馅料，形如一只松握
的拳头，故称佛手。在乡间，这四
种包的馅料，用的多是猪肉和蔬
菜，但在海岛或沿海人家，用的多
是海鲜和蔬菜。

焖包的馅料和饺子的馅料里，
凡海螺、海蛎子、虾爬子等众多海
物，都可一一焖来。不同的是，海
鲜饺子，外面是面皮，而海鲜包的
外皮是菜蔬，经过先急火后慢火的
长时间焖，菜蔬外皮吸入了诸般海
鲜滋味，才会更加充盈、饱满，使得

外面的包和里面的馅，一包两味，
交相在唇齿间，很是让人难以放下
筷子。

更重要的是，海鲜馅的四焖，
有一种很民间的世俗情味，给人以
乡土的亲近感。

乡土的滋味，就在我们的身
边，任时光水一样流去，一直在原
地守候。

虾爬子馅饺子

鲅鱼做饺子馅，以刀去骨；海
螺做饺子馅，以锤子碎壳；海蛎子
做饺子馅，以专门的蛎刀开壳。而
虾爬子，其肉裹在壳里，不能以刀
去壳，更不能以锤砸，而且，其头其
身乃至其尾壳，皆竖立一排排的尖
刺，十分不好下手，即使小心翼翼去
剥，壳粘肉，肉粘壳，也难以完全剥
离，说不定，一不小心，还会扎了手。

当然，这一切，对于海岛渔家，
对于海边的人来说，十分简单，只
需一根擀面杖便可解决。

对，就是家里用来擀饺子皮的

擀面杖。将虾爬子洗净，一个个去
头，放入钵里盆里，取菜板，将一只
虾爬子放到上面，把擀面杖横在尾
部，重手下压，一路从尾至头滚动，
虾爬子肉自口袋状的壳里吐出，复
取一只放于菜板，复重手下压，一
路从尾至头滚动……如此往复，虾
爬子肉自壳中尽出。渔家女人，技
艺精湛，手劲大，擀面杖下，可以同
时并排放两只或是三只虾爬子，手
动处，未等旁人看清，虾爬子肉已
列队恭候在菜板上。子曰：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然也。

在海鲜家族里，虾爬子无疑是
一线明星。用擀面杖擀出的虾爬
子肉，以刀细剁至最佳。馅剁好以
后，置于盆里，放入姜末葱花等佐
料，入味后，再加以新鲜菜蔬，拌
匀，包饺，入锅。

生鲜的虾爬子，肉嫩而滑软，
饺子熟后，其肉粒粒相聚，入口，鲜
与香俱在齿间恋恋不去。

一个字，鲜！
两个字，鲜灵！
三个字，真鲜灵！

蟹虾三腌

什么叫口福？生吃蟹子活吃
虾！怎么生吃？腌！

其一是蟹。蟹中，当属梭子蟹
贵，一般舍不得腌，但赤甲红、花
盖、虎头蟹，腌好了，都爽。其二是
虾。是叫爬虾的虾爬子。又是一
个爽。再一个，就是青虾。当然，
不光是青虾，勾虾、白虾、沙虾、花
虾等，皆可一一腌来。这回，是一
群的爽了。

蟹也好，虾爬子也好，青虾也
好，腌的程序没有什么差别，先把将
腌的海物洗干净，沥去水，放入腌制
的盆里，加凉开水。把腌物沥干，不
加凉水而强调加凉开水，是预防凉
水的不够洁净，凉水中的某些细菌
容易浸染所腌海鲜。再接着，加入
葱段、姜片、花椒、大料等，也可加入
干辣椒。最后，根据所腌海鲜的数
量加入适量的盐，放在没有阳光的
地方。一般来说，虾爬子和青虾，体
量小，三四个小时就好了，蟹子体量

大些，要七八个小时，拿起来，蟹腿
见垂了，正是好吃的时候。

海鲜，腌的和蒸煮的不同，一
在口感，二在味道。蒸煮的入口，
感到的是实惠，是咀嚼的满足；腌
的入口，感到的是滑润，是鲜嫩，
经过盐水浸泡的内质，好像能在
舌尖上弹跳。味道呢，蒸煮的，是
鲜是香，是绵长浸透；而腌的呢，
好像是鲜味的突然袭击，没等你
的舌你的齿你的口腔准备好，那
浓烈的腌鲜就突然将你的味觉覆
盖了，好像不是你吃腌过的蟹子
虾爬子或是青虾，而是你的味觉
被蟹被虾爬子被青虾吃掉了，你
成了它们的俘虏。

我这样说，你可能不相信。好
吧，我也觉得没说明白。我只能
说，在腌的蟹子虾爬子和虾的面
前，语言是苍白的，无力的，甚至是
多余的。

好在，腌的蟹子腌的虾爬子腌
的青虾，在鹿岛獐岛、在孤山、在东
港、在丹东，都可以吃到，你入口
了，就知道滋味了。

海味儿

立春者，二十四节气之首也。
元代文人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中写道：“立春，正月节。立，建
始也。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
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故谓之立
也。”立春是阳气升发的信号，是万
物复苏的开始。“忽对林亭雪，瑶华
处处开。今年迎气始，昨夜伴春
回。玉润窗前竹，花繁院里梅。东
郊斋祭所，应见五神来。”这首张九
龄的《立春日晨起对积雪》展现的
正是雪后立春的景象。

立春是唯一一个在农历年可
以两次出现的节气，称为“双立
春”。民间俗语说：“双春兼闰月，
结婚好时年。”2023 年的农历兔
年，恰恰是个“双立春”和闰月兼有
的吉祥年。在人们的心中，这样的
年份，寓意成双成对，幸福美满。
民间还有“两春夹一冬，黄土变成
金”之说。其实，这都是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

立春这天，民间有吃春饼和
吃萝卜的习俗，人们将吃春饼称
之 为 迎 春 ，将 吃 萝 卜 称 之 为 啃
春。每当我捧起薄薄的春饼和脆
生生的萝卜迎春啃春时，不仅尝
到了春的味道，而且会想起故乡
的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立春总是与

年相伴而来，不是比年早几天，就
是比年晚几天。即使在北方冷冽
的空气中，也能闻到年的味道和春
的味道，那味道是山屯农院蒸制黏
豆包、杀猪菜、豆腐脑的味道。每
当此时，母亲已听到了春的脚步
声，会自言自语地说：“打春了，天
长了！”于母亲来说，天长是件大好
事，花呀、草啊、日子都将沐浴在阳
光里。

立春的山屯，太阳温暖而明
亮。温暖的阳光笼罩着整个小村，
让一个又一个雪泡子洒一地松
软，洒一地湿润。明亮的阳光点
燃了南来的风。南风过处，鲜亮
了山峦的肌肤，鲜亮了宅院的门
窗，也鲜亮了大公鸡的红冠子。
南风中，屯口那棵老柳树也梳理出
满树的柔枝。

立春这天，我最欢喜的就是吃
上母亲烙的玉米面春饼。一张圆
圆的春饼，卷上母亲特意做的小
炒，咬上一口，真是美不可言。小
炒的原料有土豆丝、酸萝卜丝、干
芥菜丝、干倭瓜丝……母亲说，圆
饼代表着生活圆满，小炒代表着日
子的滋味。吃过春饼，坐在母亲身
边，再啃一块脆生生、水灵灵的红
萝卜，我便觉得春天真的脆生生地
来了。

立春
郭宏文

喝了一顿酒，徐老蔫跟王老倔就和解了。
酒是在徐老蔫家老院子里喝的。碰见的时

候，王老倔说：“在哪儿喝？”徐老蔫看见院坝里
躺着一块石板，说：“就这当桌子。”酒菜放在石
板中间，两个尖瘦的屁股坐在石板的两个对角，
就妥了。

菜是徐老蔫弄的，花生米、豆腐干。酒是王
老倔拿过来的，自酿的玉米酒。两个矿泉水瓶
当酒碗，一人手里拿一个。

徐老蔫喊：“吃菜！”
王老倔喊：“喝酒！”
住前院后院，但两个老头很多年没这样

一起喝过酒了。曾经，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徐
老蔫推了豆花，要喊：“老倔！喝点。”王老倔
乐颠颠过来，说：“豆花下酒，香。”王老倔煮了
盐蛋，也喊：“老蔫！整几口。”徐老蔫剥着盐
蛋说：“盐蛋下酒，美。”喝着酒，聊着天，天
气、庄稼、鸡、鸭、鹅；有时候也聊张家媳妇贤
惠、李家儿子败家、赵家小孙子聪明之类，其
乐融融。

两个老头的关系出现裂痕是因为徐老蔫家
一棵柿子树。一次，徐老蔫喊王老倔过来喝酒，
喝着喝着，王老倔就提到了那棵柿子树。王老
倔说：“老蔫！把你家那棵柿子树的枝丫修整一
下，阴了我家的地了。”

那棵柿子树原来长在林子里，太阴，长不
好，每年结的柿子稀稀拉拉的，很小。为了多收
一些柿子，徐老蔫就把柿子树挪出来，栽在篱笆
墙边。挨着篱笆墙是王老倔家的一块地。柿子
树的阴影下，就有一小块地的作物长得不好，蔫
蔫地长不高。

徐老蔫觉得，树栽在自家地上，为啥要修整
枝丫？

挪过来的那棵柿子树一天天变样，挂果一
年比一年多。修整了枝丫，会少收不少柿子。

徐老蔫说：“哪阴着你家地了？”
王老倔说：“明明阴着了，你看不见？”
那天，王老倔连杯子里的酒都没喝完就气

呼呼走了。
有了柿子树这个“结”之后，两家又因为一

些鸡毛蒜皮的事闹过不愉快，徐老蔫家的鸡啄
了王老倔家的菜，王老倔家的鸭蹋了徐老蔫家

的苗……怨气在两个老头心里一点点堆积，后
来，见面连话都不说了。

今天，两个老头都想和解。
喝了一阵酒，徐老蔫和王老倔都红了脸

膛。徐老蔫说：“老伙计，当年，为了几个柿子，
我咋就那么不明事理呢？几个柿子值多少钱
呀？嗨！”

王老倔说：“我也是小气啊，巴掌大一块地，
阴就阴了，还指望那块地能长出金娃娃？”

“过去的事了。”
“过去的事了。”
两个老头相视一笑，矿泉水瓶“咔”地碰一

下，对着瓶嘴喝了一口。
酒撵话，两个老头的话越来越多。徐老蔫

说：“那时候心眼儿咋那么小呢？鸡毛蒜皮的
事，也往心里去。”

王老倔说：“咋不是？尽盘算小处，没出
息。”

矿泉水瓶又“咔”地碰一下。
唠得差不多了，目光都在院子里瞄。有啥

可瞄的呢？一地破砖残瓦，树砍了，院子前面的
路也被挖掘机挖开了，前后院一片狼藉。“老房
子没了。”徐老蔫说。

“没了。”王老倔说。
低下头，又喝酒。
徐老蔫问：“你社保开多少？”
王老倔笑着用手比画了一下。问：“你呢？”
徐老蔫笑了一下说：“一样。”

“上个月孙子买了一台电脑，我出的钱。”
“上半年老婆子换了一个智能手机，也是我

出的钱。”
沉默片刻，徐老蔫突然笑起来：“想起来都

笑人！几个柿子算啥？现在每个月的社保都用
不完。”

王老倔也笑了：“咋不是？马上就要住上新
房了。”

两个老头站起来，身子都轻轻摇晃了一
下，然后相互搀扶着往外面走。

“我们还得一起喝酒啊。”徐老蔫说。
“一起喝，一直喝到喝不动。”王老倔说。
两个老头笑着，他们的眼里，闪烁着新小区

的一片灯火。

和解
刘 平

奔跑的泥路松开了冻土

苣荬菜尚未动身
去年的地垄尚未褪尽
半沟残雪
云朵接近从前的白
山势随乡愁起伏，斜入暝色
河流拐过夜半，冰凌新鲜
秸秆和劈柴成为炊烟的源头
被缭绕过的村庄，浅淡、简约

石头们靠了岸
一片杨林站在了门前，喜鹊
开始搬动枯枝
两个孩子蹦跳着跑过
身后紧随着的泥路，瞬间
松开了冻土

葱

如果把嫩寒比作帘幕
葱，就是第一个挑帘人
就是第一排走进春天的少年
多好的名字，怀着清新的辣
葱绿的葱、青葱的葱、葱茏的葱
比树叶鲜亮，让一小畦阳光返青

葱，若代表年华与光阴
我就是多年前偷跑出来的那棵
在他乡的风里褪色、老去
此刻，在郊外一块背风的小园
我重逢从前的自己

清冽时光

忽南忽北的风搀扶着一条
孤独的田埂
高大的栎树桦树搀扶着
一座嶙峋的山
青灰色的屋脊那么瘦
仿佛不足以担负吹拂和日子

啄木鸟试图解救一片松林
明月，试图解救暗处的路径
眼下，大地忍住芬芳与怒放
时光忍住一场大雪和草芽

让我们属蜜蜂吧

道路找到了春天，南风找到了花蕾
蝴蝶找到了魂魄
融雪完成了青葱的流水
掏出白沙、鹭鸶、菱草与菖蒲
云朵可以是雨水、燕子、黄鹂和纸鸢
一个人或一种心情，可以是
苣荬、薤白、杏、芬芳、葱绿和怅惘

水流多远，鹅黄色的柳就有多远
春风有多繁复，我们就有多简单
你不再属马而我不再属羊
让我们属蜜蜂吧——
行遍万水千山，刨出时光的甜

水洼，春天开始的地方

这是一个不大的水洼
夜晚，它缩成一湾薄冰
白天，它舒展成水
在这样的反复折腾中
它耗尽了自己

多日之后我再次经过那里
水和冰早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畦青草
早春，那种来回切换的忙碌
让春天看起来有着稍稍的
疲倦

那么遥远的一只小虫子

那是一种通体鲜红的小虫子
应该归属于蜘蛛的范畴
我们叫它红媳妇或红轿车
它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春风里
展示它的鲜艳与喜庆

温热的土粒，窸窣的草芽
细腻的阳光、杨柳
一只吉祥的小虫子
爬过咿呀作响的木门，爬过
朴素的乡村
当我不再喊红媳妇、红轿车
时光就老了
一个人就旧了
红盖头一样的小虫子
它覆盖的地方，都被叫作了
从前

每一个脚窝都盈满清水
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风吹过，那么白的云彩
就在里面荡漾
那么柔软的枝条将迎回
燕子、蝴蝶、叶芽、花蕾
草木得到了解放
醒来的虫子，将踏上第一缕
叶脉

我要找到青花泉、曼陀罗
找到漫山遍野的蘑菇和绿树
那么远的路又如何
我的草色马，一夜绿到
家门前

春到辽南
（组诗）

于成大

新乐的脚印

石片磨了7000年
光阴还不罢手
在泥土干裂的缝隙里
还能听到
为生存而起的部落纷争
和生命站起来的呐喊
时光越来越新，越来越轻
地上的背影是温暖的
而脚印里却留下
前进时落下的斑斑血迹

棋盘山

落子不悔
当第一次看到
那不分胜负的棋盘
我想到了无悔
此后颠簸的人生之旅

虽披星戴月
和生活对弈多年而无法取胜
我还是一遍遍上山
一遍遍讨教
草木不厌其烦，湖水胸怀宽广
身处生活这个巨大棋盘
我不曾放弃

浑河

跑到城市，心就平和了
跑了那么多年
那么多年代、人物、事件
流淌成一江春水
滚滚汇入大海
浑河，在城市的段落
平铺成深邃的历史
浪漫的诗歌和散文
城里的人们在岸边
抒怀，咏叹

城市印象
（组诗）

大 可


